
王述梓

前段时间，我家乡邻村的一
位亲戚来我家，说起前几年他们
村搞了一次进谱，比较热闹。这
使我想起童年时期家乡洪溪村进
行的一次进谱。

那是在1948年，我11岁。洪
溪村按照三十年一次的传统规
定，进行了一次进谱，对全村同一
祖先繁衍发展的男人进行重新登
记造册，称为登记家谱。进入家
谱的人才被承认是同族人氏。

在我记忆中，那时洪溪村约
500户人家、1500人，基本上是单

一王姓村民，祖先从奉化大堰迁入
定居，逐渐繁衍发展。

那时进谱是全村的重大事情，
当年 10月，登记工作圆满完成，随
后举行了一场特别隆重的大庆祝。
村里请了三个戏剧团，分别是京剧
团、越剧团和孤儿京剧团（称难童
班）。京剧团在祠堂前进戏台演出，
越剧团在祠堂后进搭台演出，孤儿
京剧团在洪溪小学前面的一块稻
田，经平整搭台演出，连演三天三
夜。

大庆祝是进谱的重要组成部
分，按常规各家各户都要邀请所有
亲朋好友来村看戏，富裕人家杀猪

宰羊，一般村民也都要买鱼买肉设
酒席招待客人。我父亲派我到下
陈、章胡等近村邀请亲朋，远村由大
人自己去请。全村家家户户全力以
赴招待客人，村小学停课放假。村
子热闹非凡，大街小巷，行人往来摩
肩接踵。下午和晚上剧场开演时，
三个剧场都是人山人海，祠堂里楼
上楼下各个角落都挤满了看戏的
人。这样热闹的场面我是第一次经
历，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经历。

最高兴的是我们这样的小孩
子。招待、安排客人看戏有父母和年
长的哥哥姐姐，我们小孩只管自由活
动，既无需做招待工作，大人也无暇

管我们。我最喜欢看孤儿京剧团，因
为演员都是年轻人，演出的场地也很
宽阔，看戏的位子多。那时我看过的
戏如《铁弓缘》等至今记忆犹新。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老传统都
不搞了。到了二十一世纪，许多村
又掀起了进谱活动。2008年，洪溪
村距上次进谱已有60年了，听说村
里曾有过进谱的打算，那年洪溪村
已是有1500多户、4000余人口的大
村，但最终，大概是由于工作量过大
等原因而未实施。我曾听到一位中
年村民说，现在人口登记比较完善，
搞进谱已无十分必要，恐怕以后再
也不会进行了。

一生难忘的进谱

顾亚萍

油菜花开满眼黄，大自然贡献
出无限诗意。我去西畈村赏油菜
花，是每个春天要做的事。

在西畈村，我站在山岗上往下
看，近千亩的梯田上，一层层黄绿相
间的色彩铺泻而下，白墙黛瓦的村
舍镶嵌其中，犹如一幅美丽的风景
画，令人流连忘返。走近看，这一株
小小的油菜花，十字形的四瓣花，它
的外貌极其平凡，它没有月季、玫
瑰、牡丹那样层层叠叠的花瓣与多
变的姿态、奇异的色彩，它只有粗壮
的根茎，茂密的叶，它只是自始至终
坚持的一身黄色，那样充满朝气的
鲜黄，当它大片大片聚在一起的时
候，直让人置身于梦幻之中。

油菜花不仅是朴素而美丽的，
它还是一株古老又平民的花。

几千年前，生长在地中海沿岸
到中东地区的一株植物，从西亚一
带传入中国，我们称之为芸薹。起
初，种植芸薹是为了吃叶子，后来人
们发现芸薹的种子能通过压榨出
油，于是将芸薹培育为两个品种，一
种是用来榨油用的油用芸薹，另一
种是用来食用的菘。能榨油的油用
芸薹，称为油菜，它开出的花自然就
称为油菜花。

“莺飞草长三月天，油菜花开满
山间”。自古到今，这金灿灿、清香
四溢的油菜花，受到了各阶层人们
的喜爱。在古人充满诗意的眼眸
里，别有一番韵味，留下的大量描写
油菜花的诗句中，以宋人杨万里的
诗最为我们熟知。800多年前的一
个春天，他路经新市（今湖南省攸县
北），借宿在一家徐记客店时，见到
了顽童、油菜花、黄蝶相映成趣的美
丽画面，即兴写道：“篱落疏疏小径
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
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描写生动

传神，充满了童趣。诗人通过对油
菜花的描写，抒发了他对无忧无虑
的田园生活的向往。

宋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
其二》中写道：“梅子金黄杏子肥，麦
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
惟有蜻蜓蛱蝶飞。”清人王文治在
《安宁道中即事》中写道：“夜来春雨
润垂杨，春水新生不满塘。日暮平
原风过处，菜花香杂豆花香。”诗人
认为，油菜花从来就独自扎根于土
地，以它独有的方式盛开。它是最
平民的花，无论是宽阔谷地，辽阔的
平原，还是高低不平的丘陵，只要撒
下一粒种子，经过冬蕴春发，就会蓬
勃向上生长。它不以奇异恢弘夺
目，更不以新巧别致喜人，贵在其自
然清新、真诚热烈。

我知道，各种花都有一定的含
义，油菜花即使再普通，它也有花
语。希腊神话里记载过爱神出生时
创造了玫瑰的故事，玫瑰从那个时代
起就成为爱情的代名词。油菜花虽
比不得玫瑰的高贵圣洁，也没有奇异
的花香，它只是散发出纯朴的泥土清
新的芳香，人们还是赋予了它独特的
花语。因为它的生命力十分顽强，并
且是大片聚集在一起生长的，所以就
有了加油的花语。它象征着生机、精
力旺盛、快乐和正能量的精神。

我沉浸在这如诗如画的油菜花
海里，想到油菜花开过后，它的美丽
将变成一边凋谢一边结荚的呈现。
到初夏，油菜成熟的果实——褐色
的油菜籽用于榨油，成为透明金黄
又散发浓香的菜籽油，成为我国人
千百年来的食用油烈。它完成其蓬
蓬勃勃、轰轰烈烈的美丽一生后，留
香人间。

试想，如果没有油菜花，春天定
不会如此美丽多姿。由此，我想到，
即便是出身卑微，只要心中有理想，
再平凡的人也能让人惊艳。

油菜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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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人纪事

■往事如烟

沈东海

鸟枪不一定只“吃鸟”，有时
候它也会“吃人”。

在林子里，他弓着腰蹑手蹑
脚地走着，他们也猫着腰轻手轻
脚地跟着。他停在原地左顾右
盼，他们也站在原地东张西望。
他扑倒在地，他们也跟着趴在地
上。他匍匐前进，他们也跟着龟
行。他端起了枪，他们也假装手
里有枪端着。他屏住呼吸瞄准，
他们似中了魔咒，也把气屏住
了。这时只听“嘭”的一声——鸟
飞走了。他毫不在意，拍拍身上
的尘土，走了。他们似意犹未尽，
也直起身，把手捏成手枪，单眼瞄
准，对着空空的远方，嘴里还“嘭
嘭”着。

那是1974年秋，几十年前的
事了。他是个在当地不出名的猎
人，家住城北，不靠打猎为生，是
个靠吃竹编饭养活一家的篾匠，
地道的手艺人。而跟在他屁股后
的，是一群半大的孩子和嘴上没

毛的后生。
打猎对他而言，纯属消遣，可以

说是玩，没有歹念，更不是为了口欲
之欢。手上的枪是一把很古旧的火
铳，宁波土话叫沙子枪，需要往枪管
里填入火药、铁砂，用铁棍捅一捅，
塞实了，放上火药子，并且一次只能
放一枪，是他一个住鄞州岐山绰号
叫“才才暮郎”的朋友帮他做的。

那时候的他，颇有艺术家的风
范，养着一头长长的头发，留着乌黑
的络腮胡子，在常人看来很邋遢，他
倒觉得很自然。每年农闲，又没竹器
活可做的时候，他就背上他的一管鸟
枪，出门了。出门不用招呼，便被一
群孩子围着，有要看枪的，有要摸一
把的，有想拿来玩玩的……对此，他
不作任何回答，只顾背着他的那把
鸟枪，大步流星地走着。这时，大家
都不再言语了，默默地跟着。在村
内的稻田里，在村口的小树林里，在
村后的那片山上，只要有鸟，他就蹑
手蹑脚地躬下身子，用手往身后一
摇，跟着的孩子便大气不出，都蹲下
了。他趴在地上匍匐前进，他们也

跟着模仿，近了近了……这时他举
起枪，还没等他开枪，鸟跑了。身后
的孩子抡着拳头砸地，表现得比他
还懊恼，好似这只鸟是被他（孩子）
弄跑的。瞄了一下午，一枪没放，接
近饭点，“嘭”的一声，却完全打偏
了。一群孩子抱头趴在地上尖叫，
大嚷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好似这一枪是他（孩子）放的。他却
吹着口哨，走了。虽然每每如此，但
每次出门，他们还总是跟着他。

回到家，弄了一身泥，浪费了一
发火药，却连个鸟毛也没打到，这难
免要被他老婆数落笑话：还去干
啥？还不如好好在家待着。他不争
辩，只是嘿嘿笑笑。她不知的是，他
因此成了村里的孩子王，也结交了
许多同道的朋友，得到了许多本不
可求的快乐。

这样的日子过了很多年，一次他
的一个篾匠朋友的哥哥叫国财的找
到了他，要问他借枪。因为有个朋友
结婚，问国财定了一些猎物。国财身
上只有一把火铳，如果上山遇到野猪
的话，一枪很难毙命（这些鸟枪一般

都是单发的），就想再借一把。而那
时，他的孩子已挺大，家里家外忙不
完的活，那把枪就被闲置了。他告
诉国财，那把枪很久没用，可能坏
了。国财说他有用枪许可证，会修
理各种老枪，对枪最内行。于是他
们进了卧室，拿出那把锈迹斑斑的
老枪。国财端详了许久，叫道：好
枪。他听得眉毛微微一挑，笑了。
这把枪在国财手上很听话，一点没
为难他，很快被他拆开了，清理了里
面的铁锈，又重新装上，装了火药，
上了膛，拿到院子里，准备试枪。国
财很娴熟地端起枪，扣动扳机，枪却
没响。国财纳闷了，以为火药不够，
又往枪管里放了些火药和铁沙，扣
动扳机，只听“嘭”的一声巨响，地动
山摇一般——枪管炸裂了。国财被
火药的冲击力击倒在地，炸断了三
根手指，倒在了血泊里。

事后，国财才醒悟：这枪诡诈得
很，是把吃人的枪。而他只在心里
淡淡地叹了口气，想到：只要有了那
个想法，哪有不吃人的鸟枪。世间
许多的事，又何曾不都是这样……

鸟枪与猎人

练国铮

武岭公园是溪口镇西头风景佳
绝处，公园西南边静静地卧着一座
龟山。山不高，也不大，却是公园的
制高点。龟山树木浓荫，山崖壁立，
南濒剡溪，清亮的溪水潺潺地穿过
藏山大桥，在龟山脚下回旋而成深
潭。现有新铺的木栈道绕山而下，
一直通到临溪的亲水平台上。龟山
上筑有两座小亭子，一座旧有的名
曰“旷观”，新修的那座叫“涵碧”。
站在龟山顶上旷观亭中朝东边远
望，但见沿溪三里老街在绿树丛中
时隐时现，镇东端的文昌阁也尽收
眼底。

我这已经是第N次站在龟山的
旷观亭中了！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在溪口上
学，成年后因为寻找生计，又曾多次
在溪口小住。每次到了溪口，总要
到武岭公园里转转，总是要爬上龟
山，站在孤寂的旷观亭中，想想历
史，想想人生。那时候，我所看到的
公园，已经不是公园，而是成了溪口
林果场，杂乱地栽种着各色果树，其
中还夹杂着几家小工厂。看着这样
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总是会想起
父亲多次给我们讲过的故事。

这是1940年农历正月初三，侵
华日机再次轰炸溪口，目标是住宿
在武岭公园漪澜厅的蒋经国，其实
他已在腊月廿八例行“谢年”后离开
溪口去了赣州。是日午后，防空警
报骤然响起，我父亲从上街头的家
中逃出，跑到武岭公园附近时，只见
几架轰炸机正窜到头顶上，向上街
头、武岭公园、龟山对岸的上山村一
带狂轰滥炸，投下数十枚炸弹，顿时
燃起一片火海，浓烟四起。我父亲
从地上爬起身来，只见自己的家正
在熊熊大火中燃烧、坍塌。百姓死
伤无数，现场到处是断肢残体，哭声
遍地，惨不忍睹。日军以为蒋经国
住在武岭公园漪澜厅，因此，这里成
了主要攻击目标，园内的亭台楼阁、
花草画廊大多被摧毁，满目疮痍，成
为一片废墟。

只有旷观亭，屹然挺立，历经日

机轰炸而不倒，令人起敬！
随着改革开放，武岭公园的修

复工作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
1988年，奉化市人民政府投资 100
多万元重修武岭公园，对园内建设
做出统一规划，新建公园大门，重建

“涵碧亭”“荷蒲送风”，并修整漪澜
厅、旷观亭和园内游道。2010年，
政府又融资1650万元，用于武岭公
园的再次修缮。

现在，我站在旷观亭中，放眼望
去，已是焕然一新的武岭公园。但
见全园布局疏密有致，疏的是草坪、
广场、湖面，密的是树，小树成林，大
树成荫，公园东面新恢复的大门就
在树荫下透出飞檐翘角和青灰的古
色古香。

“荷蒲送风”是武岭公园的中心
景点，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真真切切清
新宜人的水墨画：静静的小湖水波不
兴，清澈明净，湖沿自然弯曲，卵石砌
岸。湖畔垂柳青青，樟、松浓荫蔽地，
繁花满径。小湖北岸筑有歇山重檐
的水榭，倒影入水，翘角凌空。水榭
两侧有游廊延伸，时曲时直，供人游
憩。水榭西端是连体风亭，风亭不远
处点缀着石拱桥，小巧玲珑，轻盈质
朴，给这幅水墨画增添了灵动之气。

有五六条卵石铺就的小径从
“荷蒲送风”向四周生发开去，弯弯
曲曲地游向小广场、奉台姐妹林、
漪澜厅、挹爽阁、园西小筑、茂倚
亭、康乐亭、重檐亭……游向镶嵌
在树丛、草坪间的形态各异的景观
石、景墙、小石桥……游向透着现代
气息的健身游乐设施、时尚的灯光
照明设施……

龟山东麓的漪澜厅是武岭公园
内最大的建筑。上个世纪30年代，
这里是雪窦山中旅社溪口分部。
1937年，冯玉祥将军曾在此下榻，蒋
经国为母治丧期间在此度过了一段
郁郁寡欢的时日。漪澜厅是一座临
溪的宫殿式平房，整个埋在绿树丛
中。它前有大平台连接锦堤，可赏
溪消闲，后有月洞门、林荫道与公园
美景相迎。桑田沧海，时有盛衰。
它劫后余生，现在经过修整，又焕发
出了青春。

我站在旷观亭中

■心香一瓣

裘七曜

有一种鸟，它的轻叫，不入云
霄却悦耳缭绕；有一种鸟，它的轻
叫，不烦不恼却轻轻悄悄。春天
里、柔风里，它在田野、在山坡、在
枝头……“阿公阿婆，割麦收禾”
这样欢叫着，让你回忆无穷。它
是催春声声的布谷鸟吗？只是点
点滴滴地让我忆起阿婆来。

阿婆住在故园右房敞堂的后
半间。左两间右两间，堂堂敞堂
正中间。敞堂不常用，红白喜事
或祭祀时呼朋唤友才热闹一番，
那毕竟是偶然。所以，阿婆静静

的，念她的经，既没经书又没贝
叶。我，那时小小的，悄悄地看着
面容清瘦的阿婆，倚贴一下她的膝
盖，她摸摸我的头，忙不迭地说：
贼噶乖（大概的意思：你是个听话
的孩子）。

阿婆的后门有棵枣树，我们叫
白蒲枣。隔壁的表弟是个伶俐的小
馋猫，瞄瞄阿婆在前房，他从自家的
后门猫过矮墙，轻脚便手偷摘枣
子。偷到了，沾沾自喜、囫囵吞枣；
被阿婆发现了，慌不择路、鸡飞蛋
打。其实，阿婆只是轻轻呵斥，大意
是枣子还没熟，嘴巴这么馋之类
的。表弟红着脸，过了五分钟笑嘻

嘻地又出现了。
我是客人，待遇不一样。阿婆

总用一根有钩的杆子把树枝拉到窗
台，眯着眼睛挑几颗青里带红的枣
子给我。尽管未熟，我也是小馋嘴，
吃得津津有味。咦，表弟又在门口
偷瞄了。

阿婆的小女嫁在鄞州塘溪，那
时那里的生活水平相对好些。所
以，那个阿姑回娘家时，总会带一些
点心给阿婆。阿婆也会给我们这些
儿孙辈的留些。我清楚地记得，有
一次她用布襕（围裙）裹着，给了我
一个香喷喷的油炸团，至今还味浓
香永。

阿婆总是说，等她走的那天，叫
我和表弟给她拿引魂幡。我觉得好
玩：一根青竹竿，边上白条飘，条上
还有几个字。所以，乐不可支地答
应了。

阿婆走的时候，我已经上了初
中，入殓的那夜，我回来向阿婆磕了
几头。我看她清瘦的面容依旧宁静
安详，我记不起第二天不知有没有
迎风招展去引幡。

去年清明，戎马多年的表弟从厦
门回乡扫墓，顺便去阿婆墓前烧香烧
纸。他还嬉皮笑脸道：阿婆，我来看
您了，当年不知偷了您多少枣子啊！
我在边上抿嘴偷偷窃笑。

阿拉阿婆

■生活七彩

■奉邑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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